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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中國遊學的時間︰
從1954年10月開始。在南寧學中文，學中國語。
2， 是上高中還是大學︰
是一所稱為中文師範高等學校，我不曉得是高中還是大學。後來它改為師範高等學校，而我必須進修一段時間才能取得畢業證書。1954年我從該校畢業後開始研究中國，最初是研究現代漢語，後來我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又開始研究中國文學，1957年即著手翻譯中國文學相關作品，1959年我推出第一本書，是翻譯郭淶若作品的書。
3， 是小說？
是精選詩集。
4， 研究中國的開端是學習中文即開始亦或完全靠自己學習︰
1976年我就讀南京大學，後來轉到北京語言學院進修半年後又回到南京大學。在那裡我專修古代漢語課程，如同現代的碩士-古代漢語碩士證書。

5， 除北京話以外，還會別的語言？如粵語、臺語、英語、法語…：
我不但會講還會閱讀英文、法文和俄文（因工作須要）。
6， 回到越南第一份工作︰
在農林大學教中文，後來農林大學和農林學院合併改為農林學院。
7， 以前農林學院的中文列為外語科？
是的，我是農林學院第一屆聘請的老師之一，當時學校有兩種語言-中文和俄文，各有兩位老師，學校也有教其他科目的老師，如數學、理化、生物等，總共十幾位，全是農林學院第一屆聘請的老師。
8， 所以您研究中國是從教中文為起點，從教學到研究的過程如何？
我的研究和教學應是同時出發，教書是國家託付我的責任，研究則是我的興趣，除在學校教學以外的時間我全用在閱讀和翻譯中國文學相關作品，我最喜歡翻譯詩，翻譯郭淶若的詩。
9， 中國詩為何如此吸引您？
中國詩它應不只吸引我，對全世界也是如此，中國人應為自己的詩歌感到驕傲，因為詩經到唐詩已變成人類的文化遺產。在傳統有儒家文化出生的我，在五、六歲起父親就教我學漢字，我常聽父親吟詩，所以對唐詩我真的是耳濡目染，而且有一種很特別的吸引力。長大後我到中國遊學，主要是學好中文，因為當時我有明確的目標-回國後當中文老師。但在求學過程中我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所以除了在學校教書外，其餘時間就全在圖書館看中國小說，我看過紅樓夢、魯迅的原版書，我喜歡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詩。
10， 對中國文學如此著迷，是年幼時受父親影響，小時候的生活背景如何？
父親是儒家子弟，他沒學位也沒任何證書，但他常教鄰居的小孩學中文，印象最深的是他教漢字很有自己的一套，他不要求我必須像他一樣從三字經學起，他專挑越文中同音不同字的漢字教起，然後再造詞如“天”，有天然、天文、變天，“千”有千秋、千萬、千年然後再引到遷移、偏差等，在越文中又如何念“天”。就這樣從小父親即灌輸我中國字同音不同字的概念，這對我後來的教學工作很有幫助。雖然我念過師範學，但我仍喜歡父親的教學方法，從小自然而然地受到影響，爾後被分配到南寧學校，讓我更想發掘和研究中國。

11， 常去中國嗎？除了中國還去過那些地方？比如臺灣、香港、澳門。最近一  次出國是什麼時候？

我去過中國好多次，除了那2次遊學外，每次都待上兩年，1954~1956年在中文師範學校，1976~1978年在南京大學與北京語言學院，另外我偶而會到中國參加研討會，多數是有關儒學和教學的研討會，大概去了中國十幾二十次，我不太確定正確的次數。臺灣，我曾在臺北停留六個月，當時我的研究是〈了解社會科學家-胡適〉並且還寫了胡適先生的短論。香港也去過，是應香港孔子研究院邀請以觀光旅遊方式停留一星期，還參加了該院舉辦的孔子誕辰紀念會，就這麼一次。澳門則沒去過。最近一次出國是在2008年4月到中國。
十二，  是參加研討會嗎？

也算是，我去參加越南漢喃院與北京人民大學的孔子研究院合作方案，我扮演媒合角色。合作內容為研究整理並出版有關越南儒學與漢學的書，因為以前也有人研究儒學，但沒條件出版，只能用手寫，喜歡即抄寫下來。現在中國已主張集合其他國家有同文的儒教書籍，比如韓國、日本和越南共同合作完成這巨大的工程，稱為「儒藏」，是世界儒家經典之意，類似「佛藏」或「道藏」。另外中國也邀請漢喃學院以共同主持身份參加，將出版以前越南儒學以漢字寫的書籍，預定於2015年完成，屆時會有100本以上有關越南儒學的研究書。
十三，  100本？足見預算工程極重大，對其評價如何？

這個工程對於歷史思想方面的確是個大事件，因為它將介紹越南儒學是如何移入與發展。如大家所知道的，儒學早期在越南封建歷史時代曾經興盛一時，所以儒學也是越南歷史的一部份，以前有人認為越南是中國的尾巴，是中國儒學的一種傳播罷了，但在經過研究後我們發現，其實越南儒學已有一定的改變和發展，雖然其歷史根源來自中國儒學。
十四，  在中國您應該有許多親朋好友，現在還保持聯繫嗎？

我有好多中國的朋友，在中國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幾位好友，他們也是中國學的研究專家，我接觸的人很廣泛，關係最好及常來往的有馬克承教授，他是北大專門研究越南學的，中國哲學院的何成軒教授，他也研究儒學，且出版過關於越南儒學的書。這兩位教授一直和我保持連繫，他們到訪越南或我到中國，我們都會見面。
十五，  你們有某個預算案或某個科學工程合作嗎？

我們沒有任何個人方面的合作，主要是我與中國研究組織的合作剛好他們兩位也有參與。例如，研究儒學時我會找哲學院何成軒教授，我們曾在國際儒學聯合會合作，偶爾會在該組織主持的討論會碰面。
十六，  您的家族成員有人與華人或中國人有婚姻關係嗎？

沒有。我的家庭、家族都與中國人沒有任何關係。

十七，  在中國學習與中國朋友一起工作的過程中，獲得的寶貴經驗：

與中國人一起工作沒有特別的經驗，只感覺中國學者工作非常認真，他們從事傳統的科學工作，即中國早期的「考證學」、「考究學」，這對越南影響不大，但我與他們接觸後才發現他們對考證方面的細緻與工夫，他們有維護和保管書籍的傳統，早期即會拓印古書，而考究古書也是他們的專長，包括許多年輕的學者也是，我所認識的都是近幾年剛培訓的博、碩士，他們也都在考證“爐”裡練過，所以對資料工作要求很仔細，這是值得我們學習與重視的。
十八，  越南科學家考證方法還很陌生，是因為沒接觸過嗎？

其實有人知道，但從認知到熟悉運作並成為傳統，倒是沒有，它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甚至好幾個年代才能逐漸形成這樣的傳統。
十九，  具體來說，考證方法是什麼？

實際上它是非常仔細的一種做法。將古代資料、中華古書籍保管良好，讓它能一代傳一代，此外它與漢字的特點有相連，那是一種非屬注音的文字，不像其他國家是受西方文明影響的，如拉丁文多是注音，注音的優點是能反映當時的語音，想說什麼就寫什麼，不困難。中國字卻不同，早在幾千年前，甲骨文時期，刻在龜殼和獸骨上的字到現在仍是一種表意字，這與注音完全不同。所以它的弱點是，難學、難說、難寫、難讀，有好多難處，相對地，它有一個好處是因為它不隸屬注音之發展，所以很容易看懂古文，變成一條連接歷史的無形線，非常簡便。中國文字古往今來仍保持著原貌，所以中國人從研究中發明出考證方法，而考證即是依據流傳下來書籍上的文字作研究。
二十， 您選擇中國學除因家庭傳統和父親影響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說我選擇那不完全正確。因為我沒有選擇的空間。必須完全遵照政府指派。念完小學、國中後，1952年因家境貧困我無法繼續升學，當時衣食充足的同伴因為家境富裕而有條件繼續上準大學，從大學預科後分配至基本科系，如自然系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社會科學系有文學、歷史等，我因沒條件再求學，只能在家當社工、當補習班老師、農稅事務助理，總之，社會局交待的事我都要做。1954年政府開放學生到中國培訓，當時我們的抗戰政府非常重視和平後的建國要務，所以才想出這個政策。一切全由政府分配，那時我被分配到中文師範學校，是遵照政府的指派，我無法選擇。但唯一的選擇權（和我同一屆的同學，日後或繼續教中文或轉任其他行業，有人當圖書館員工，後來轉其他行業。而我是因自己的興趣與家庭傳統的力量，鼓勵我繼續了解中國文化，從現代漢語可以讓我再學古代漢語，更進而有條件接觸到越南古文化，因為這些一直存放在漢喃儲書庫裡，使我的中國研究連接了過去的越南歷史和文化）使我有條件的一直研究至今，自1954年到中國遊學到現在我仍不斷研究漢字，從白話、古漢語、漢喃，再深入研究漢喃。直到目前我都覺得自己很幸運，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是在於能從工作中更深入了解先人的文化、中華文化與越南文化的關係。
二十一，  您第一項研究題材與發現中越之間的文化關係有無關聯？

我對中國詩歌有興趣，其實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詩歌與越南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大家都知道，也都看過，但我就是想更深入了解它，不得不說這種文化關係實在真有趣。
二十二，  您的研究與教學題材集中在那些問題？

我的教學分成兩部分，到目前為止我仍在教現代漢語，從語音學到修辭學，我都有專題可提供給外語大學的高年級生，現在我還與他們合作。第二部分則是古漢語。我使用中國經典作品，提供給漢喃學院的高年級生也就是河內人民社會科學大學。至於研究題材，我有兩部分有花了不少心血。第一，是現代漢語，我編輯字典，《越-漢字典》、《漢越單詞字典》（越語中的漢字）等，讓我投入非常多的時間。第二，是文化關係，這是我的大題材《越南傳統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這個工程已進行好多年，為結合教學，我研究中國的四書、五經與其他著作，從這些經典中發現中國如何影響越南。我也閱讀越南儒家書籍，看他們是如何接收中國儒家思想進而創造或改變。如：論語翻譯，除中國經典中有傳播論語性質的作品外，我還注意到另外幾本作品，有范阮游的《愚俺論語》，他是早期在十九世紀具批判意識的人，有自己另類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中國的論語排序不夠科學、混亂、分散、不符合主題，所以便以他自己的觀點再次排序，重新陳列，當然還是原本的論語，原本的字句，只是他認為有系統的排序能讓讀者更容易吸收，同時他還附加了自己的分析與批判，所以自取書名為《愚俺論語》，其意為：我愚昧的論語解釋。這也是一件讓我獲得許多心得的研究過程，這只是其中一例。我們有許多像這樣有價值的書，它是有經過比較和研究而不是像機械式地完全隸屬於中國的經典。再比如越南的黎貴敦先生，他也出版過像這樣分析、批判那些經典的書。另外還有吳時任先生的《春秋管見》，其意為：我以狹隘、淺近的視野看春秋經，「管見」是說：拿著管子往天上看，是無法看見寬闊的天空，透過管子，我看到什麼便說什麼。多數中我閱讀的中國經典，都會注意有那些是越南儒學的貢獻，所以我即將出版的那套書《越南傳統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現在尚未出版，屆時我將一一介紹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到諸子百家如何走入越南，而越南儒家世代又是如何學習、使用和研究這些儒學作品，這是一件大工程，我預估全部完成將有幾十集，目前已完成四書部分，現正要著手五經。我已籌備很長時間，但仍須要許條件配合，包括主觀與客觀條件，總之，能不能出版須附帶多方要件。
二十三，  您的書遲遲未出版的問題？經費或人力？
完成的四書部分，出版社早已答應但仍無消息，經費是要看出版社，但我猜可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不佳的關係，他們實在也有壓力，因為我主編和翻譯的書，客群是有限的，這點出版社很為難，沒有利潤之下當然會優先考慮別人，我能理解。
二十四，  您自己完成那個大工程？還是有同事合作？

一向都是我自己做。因為合作有合作方面的困擾，我有許多優秀的學生，他們全有自己研究的方向，讓他們和我一起合作還挺難的，老實說，現在我已經老了，行動不方便，大多待在家工作，有事還要麻煩學生來找我，在共事接觸方面還是有限，所以還是自己完成，包括其他重大字典，如去年我出版的《越-漢字典》也是我自己完成的。
二十五，  出版這麼重要的書，您的努力真的很有意義，它將讓越南年輕的新一代不會遺忘這些知識。
對。文化發展須要一代接一代的延續下去，每一個人盡自己力量貢獻一分心力，我也會盡我所能幫助晚輩做的更好，不要像我花了許多時間在摸索，當然我也是參考先賢所留下的工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條件、環境與修養，不管誰做了什麼，這都很珍貴。
二十六，  您研究過程中最有意義的那方面？出書、雜誌、文章、教學題材、預案、專論等。而投入最多心血的是那一項？

由於我自身的條件、學習過程及修養關係以致我的工作、研究題材都相當複雜，從現代漢語到古代漢語，從語言到文學，文化到歷史，其實我的題材範圍還滿複雜。說好聽一點是廣泛，實質上是複雜。隨著自己的學習過程，學到哪就研究到哪。語言方面，主要放在我已出版的幾套字典。文學方面，我翻譯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全是我自己做，如郭淶若、魯迅的詩。郭淶若的詩有小部分與南珍先生合作，他是比我早一個年代的研究家，但主要部分是我完成，另外我還翻譯詩經、中國早期作品到現代小說，當代小說有張賢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寫文革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整體來說，我不專注研究某部分，而我最喜歡的是中華古代文化這一部分，因為它對越南具有非常大的影響，與我研究漢喃確實相關。由於中越歷史關係，有段時間在越南教漢語不被重視，我教漢語的工作也被迫中斷，在河內外語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長達有二十年，一年後因中國攻打越南邊界，中文系因而強迫解散。有一段時間我轉而研究胡志明先生及其思想，寫胡志明傳，這些全靠我從胡志明博物館閱讀取得的漢文資料。我出版過收集翻譯胡志明漢詩的書，現在我的翻譯版已成為後來研究胡志明作品之參考資料，這也是一個轉寰的例子，因為中文系的解散，讓我有機會研究胡志明先生，把它當作我小小的貢獻，而這件事已影響我的研究精神及後來在漢喃院的研究之路。
二十七，  1979年期間，越中關係分裂，對越南研究學者有怎樣的影響？

這個任誰都看得出來，就是國小或大學不再教中文，從事漢語工作者有的失業，有的被迫轉行，有的就是想繼續研究也找不到資料。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越南是完全找不到有關中國的資料來研究，研究團隊跟著萎縮，連後來還在研究中國書的都必須隱藏，偷偷地看。其實平心靜氣來說，政治關係不論好壞，研究中國仍有必要。我們先人早有這方面的認知。我常對學生說：我們的先人每一位都是中國學術的博士，最有成就的中國學術家其最大的成就是越南依然存在，在大中華旁邊我們仍能存在繼續發展，證明我們確實了解中國，也有明智和正確的應對方法。我們雖接收了許多中國文化，但我們依舊是我們，這件事愈久我便體會愈深。有件事我常與國外的中國學家聊到，近幾年受漢文化影響的只會讓人想到韓國、日本，甚至在科學研討會上只有中、韓、日一起合作。但我對認為，中華文化對越南的影響遠超越韓、日。我想傳達給他們知道的是，在日、韓絕不可能有唐詩音律寫成韓、日文，只有韓、日的唐詩音律寫成漢文，而唐詩音律卻很舒暢地走入越南，越南人以越南字作唐詩，不僅如此，目前越南各地都掀起一股作唐詩的風潮，每個省份都有唐詩俱樂部，當然他們用越文來作唐詩音律，這表示中華走入越南非常深刻。中國人就不用說，韓國人和日本人不會用他們的語言作成對句，但越南有條件這樣作，我們可以使用漢字、喃字作對句，這不是越南人有才華，而是越語和漢語是同一種類型，都屬於單音節。韓、日語雖也受中華文化長久影響，但因是多音節類型，沒有韻調，不能作對句也無法像唐詩排律，而越語有平有仄，能像漢語一樣作對句、排律，另外的「賦」或其他文學類型都非常容易融入越南，讓中華文化影響越南更深刻。
二十八，  既然中華文化影響越南如此深刻，那為何世界重大會議都沒邀請越南一起參加呢？

這有很多原因。第一，我認為與經濟、財政有關。也就是說他們是富強國家，有條件辦科學活動，在國際合作上非常廣泛與平等，越南比較弱勢，越南學者都很窮，不可能自費參加研討會，更無法投資任何研究工程，這是我自己的想法。第二，是有些沒科學觀念、不切實際而令人誤解。有人認為，越南早就脫離漢文化的影響，他們以字體來看，認為越南字是因西化而使用拉丁字，且越南的書本根本找不到漢字，只有韓國、日本仍使用一定數量的漢字，這是令人誤解的地方。其實不僅是文字，以文化來說，特別在文學方面，它是全面性的影響，包括體裁到典故等，越南文化和中華文化的緊密關係遠超越韓、日。這也是我在一場國際會議上所發表的文章，也獲得大家的同意和讚賞，他們都表示我的分析非常有科學根據。
二十九，  越中關係分裂時期，面臨自己的學生即將放棄中文而改學英文和俄文，您是如何勸導他們不要放棄。

我記得當時在河內外語師範大學中文系辦了一場同樂會，其實是解散會，在那之前我與教育部部長和次長見面，我表示：越南的漢文教學極須維持下去，我快退休而越南真的須要一個熟悉漢文的研究團隊。當時這番話考慮的是民族前途，絕不是為自己，但部長阮氏平卻說：解散中文系的公文已批，無法再更改。回到學校我也只能告訴學生：每一種語言都很重要，你們可以多學幾種外語，英語或法語都好，但有受基本培訓的漢文絕不要放棄，不能半途而廢，繼續保持研究漢文，說不定將來對你們很有幫助。聽進我話的學生，現在已成為越南教現代漢語的佼佼者，他們常回來看我，對於以往我的勸告和鼓勵充滿了感激。

三十，  在中國學術領豫域中，您培訓出多少舉人、碩士和博士呢？ 

舉人的數目我記不清，我教過上千人，他們常會回來看我。碩士有幾十人，中國學術的博士我培訓沒幾人，漢喃研究部分有5人左右，當他們作漢喃博士論文時我會指導他們，但我注重的是培訓過程，很少直接指導，因為平常有提供專題給高年級生和研究生。
三十一，  研究過程中，您認為西方哲學就是西方研究中國學術界，這對越南研究中國學術有何影響？

我看過他們的研究工程，他們的研究強項在於其研究方法，可以從語言學術和漢語學術裡的俄羅斯與蘇維埃學者之研究工程中了解，整體來說，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相關作品我很少看過，但我不會因此受影響，因為我們的優點是懂得開始研究中國並向中國學習，如此中國學者影響到越南的程度比西方學者來的多。
三十二，  西方研究中國學術與越南研究中國學術的研究方法有那些不同？

我認為差別在基本。西方是站在異樣的文化地研究中國，他們很容易發現西方與中華文化的差別，而越南一直都在漢文化影響範圍內，我們會較缺乏客觀。西方人是從外往內看，研究人員須隨時保持自覺離開那個範圍的影響，而且更須要參考西方人的研究工程。我在中國學漢語，但在接觸蘇維埃和俄國學者的研究工程後，我覺得其實我們也可以離開中國人的研究傳統再以更客觀的角度走入漢語。

三十三，  曾有那些問題影響您本身研究過程？某個人、學者、思想或某件事。

我想不只是我還有當時與我同年的同事，我們均共同受到這個影響，而它也影響到我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就是政府的安排。我念中文學校及回國後擔任的職務全由政府安排，一直到離開中文系調至胡志明研究院又轉到漢喃研究院，這也是聽由政府安排，但其中有部分是因為我自己不斷學習、自修和研究成果，才讓政府這樣安排，我認為這是一種國家為了建國過程的客觀要求與潛力和興趣的結合，它導致我研究之路出現這樣的轉變。
三十四，  您現在的研究經費來源在哪？

當我未退休時，作的題材是由院所或政府機構付費，退休後主要靠自己的能力與各研究所、學校的合作課程，他們覺得我還有可用之處，所以邀請我一起合作，如漢喃院、中國學術院、還有其他大學像是社會科學大學、人文大學和外語大學，但他們給我的經費很微薄也有限。
三十五，  您認為現在越南各研究所、大學中的研究與教學方法有那些問題仍被限制？

別的科系我不清楚，但越南現在的中國研究、漢喃研究出現的同樣問題是培訓，培訓新的一代未能充分加強學生、研究生其基本技能，讓他們能熟練並在研究中作基本操作。許多人大學畢業卻還在看高年級課程，依我看，他們較注重課文方面但忽略了基本技能方面。我打個比喻，一個要研究漢語或漢喃的人致少也要熟悉使用中國的工具書及中國各類字典、詞典，讓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得心應手。但有很多學員在查字典總是抱以窘慌的心，查字典找中國字可是一門學問，你必須很熟練才查得快，速度慢就會越查越散漫、敷衍，然後還得找越翻中、中翻越字典作對照，一直在那打轉最後束手無策。你要尋找中華文化的原始工具書，比如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康熙字典》，這些你一定要會使用，就算你查到字卻看不懂解釋，也仍然要查。我認為這是一項基本技能，研究中國學術或研究漢喃的受訓者都要非常重視，當然現在研究中國學術中隨著其他的研究領域如中國的政治、經濟方面，你可能只需學漢語白話和現代普通會話就夠，但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中國語言，你可能連古漢語也要很熟悉。所以我常建議我的學生，現正研究中國或從事有關現代漢語的人應該多學古漢語，相反地，研究漢喃的人應多學現代白話，好讓你能運用到中國的資料與書籍。中國是一個無可取代的巨大資料庫，如果你想研究中國卻無法從中挖掘中國資料，那只有投降認輸了。
三十六，  對越南的中國學術研究界您的評價如何？

我沒有條件、權力作評價。但我認為目前研究中國人員的力量仍薄弱，必須在數量和質量上有發展，事實上質量也取決於數量，數量必須足夠到一個適當的時間才能轉化為質量。我不能說我僅需要十名非常優秀的專家，而我就只針對這十位作培訓，它必須有一個廣闊的平臺，從小學到大學，然後慢慢形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專家團隊，我認為越南的研究中國團隊還不夠強。
三十七，  您常有機會出國參加研討會，對西方的中國學術界及中國的中國學術界您的評價如何？

我認為西方的強項是其研究條件和研究方法。現在他們用的是先進的研究工具，如有需要會加上現場實地調查，因資金條件所以對他們來說非常方便。但我們主要作間接研究，資料取之中國或西方，實地研究稀少，因此我們很少有新發現，總是落後別人。
三十八，  您如何認定中國學術研究的未來去向，包括世界，中國學術與越南中國學術會往那個方向發展？

未來，中國將是一個讓全世界關注的主題，它會影響各方面的發展，以前我就這樣想，現在也一樣，越南也將會長時間維持和發展中國研究問題，而且研究對像是如此巨大的中國，我們須要非常多的人數，且可以分配每個人深入每個專業領域，所以研究團隊須要數量和質量的發展，政府實該為這門科系作適當的投資，因為它須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想實施這項培訓人士課程須要一筆龐大經費及下很多工夫，讓越南的研究學者以最集中、不分散，真正深入自己研究的領域，這就須要國家適當地投資。
三十九，  您在教學和研究過程中覺得最得意的是那件事？

我最得意的是我早已意識到研究中國的必要性，我比誰都看得出越南更須深入研究中國，它不單是學術問題，更有生存問題。切身問題在於民族發展問題，首先是政治、文化，慢慢地會牽扯到經濟、科技等。也許這是我心中最得意的一件事。
四十，  在教學和研究過程中有那些未完成的問題令您感到折磨和不安？

我想具備廣泛的知識和精銳的方法，我會盡我所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並傳授年輕人更好的東西，但我尚未達到這個標準，我的不安點就是我的理解範圍太小，不夠廣泛，常讓我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四十一，  未來研究方面您打算研究什麼題材？

研究部份我仍想完成剛才我曾介紹過的《中國古代文化與越南文化的關係》題材，此外我想使用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作轉碼，以翻譯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相關作品，把中國最重要的作品翻譯成越南文讓大家作研究，我想多投入點時間在文學部份，現在時間對我來說是非常有限的，但我還是想專心翻譯，翻譯中國詩集，從古代到現代，作成一本精選詩集。我已著手去作，但沒有出版商支持，因為現在的詩歌創作很難銷售，翻譯詩歌更難，出版商為難，但我是以學術角度在作，先寫注音再作解釋後翻譯成詩，這樣便完成一本精選詩集，預計有四至五千頁，相信對研究的人非常有幫助，可以讓他們具基礎地走入中國詩。我們都知道越南詩是受到中國詩的影響，從詩經到五四運動時代的詩。這本精選詩集是我的夢想，目前已完成草稿部份，只等出版商出版。另一個工程是《中華古賦選譯》、《中華字選譯》，中國除了「詩」外還有「詞」，「詞」也影響到越南，「詞」較難，因為它和「樂」相關，所以我想出版《中華古詞賦選集》、《詩選集》，這樣便可集成《中國文學選集》。
四十二，  謝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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